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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班里几乎只有我一个外国

人，我要学会主动和中国

同学交流，慢慢融入他们

的节奏。这个过程要花时

间，一开始很别扭，我遇

到不懂的问题只是一个人

闷头想；不过后来，我就

开始更多地向中国同学请

教了。

那几年，家里的担子

也压在我身上。爸爸 2020

年去世了，家里有六个孩

子，我是唯一的儿子。他留下的

遗产有些纠纷，我代表妈妈远程

处理诉讼，一直到 2025 年才结

束。学业已经很难了，我每天还

要处理家事。

最难的时候，我一度不想拍

纪录片了。导师反对在组会上架

起镜头，我也不愿意让别人一直

看到我被困难卡住的样子。有一

回，我没提前告诉剧组要开组会，

他们从别人那里知道了消息，自

己来了，场面挺尴尬。我就说：

不拍了。

后来，剧组来找我，在我住

处楼下从下午三点等到晚上八九

点，其中包括副导演韩导，她那

时怀着孕。我回去看到她坐在那

儿，心里一下子软了：她怀孕了，

还等了我这么久。我和剧组约定

好：以后要拍什么，提前说，互

相尊重。拍摄就这样继续下去。

两年多拍下来，我和剧组的

老师同学们处得像一家人。他们

不仅拍我的学习，也拍我生活的

方方面面，了解了我大大小小的

事情，也很关心我。我们现在都

还保持着联系。

接受拍摄的还有其他几位来

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我印象最

深的是金蕴龙，因为我俩都学医，

所以更能理解彼此。拍摄期间他

有了孩子，我特别为他高兴。

还是想当医生，

梦想建设家乡

电影公映后，我已经完整地

看了六遍。第一次看的时候，我

流泪了。我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

的成长，看到了我的妈妈、我的

导师、我的朋友。

以前，我总想把好的一面给

别人看：我拿过奖，我成绩不错。

可这部片子拍的是真实的我，包

括那些困难。现在我明白了，困

难不是丢人的事。如果有

谁现在也正经历着困难，

看到帕斯卡当时那么难都

挺过来了，那他也可以相

信自己挺得过去。

今年，我按时硕士毕

业了，目前在上海一家和

肿瘤临床研究相关的公司

工作。我也结婚了。工作

之余，我还在准备医师资

格考试，还是想进医院当

医生。

我爸爸的病，其实算不上严

重，但家乡医疗条件差，没有药，

他最后因此去世。这件事我一直

忘不了。我在中国学医，认识了

不少从事医疗的朋友，了解了中

国的医疗系统和医疗条件。我的

梦想，是将来把中国先进的医疗

资源带回津巴布韦，帮助家乡发

展医疗事业。

说到片名“明月照他乡”，

剧组的朋友跟我解释过。我自己

理解的是：月亮提醒我记住来时

的路，带我回到出发的地方。我

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起点不一样，

但我们都想努力，都朝着同一个

方向。这一点，是一样的。

我妈妈和姐妹还没看到这部

片子，我期待着将来影片上网，

她们就可以看到了。如果将来电

影要拍续集，再回来找我，我肯

定愿意——那时候，我可以抱着

我的孩子，打开这部电影，让他

看看爸爸在中国走过的路。

上 图：2023 年，
帕斯卡在复旦大
学本科生毕业典
礼现场。


